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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丽英

懵懂无知的年龄，常听父辈们唾沫四

溅、眉飞色舞地说起“走高沙”，直听得小耳

朵竖着、口水流淌的小辈们对高沙充满了

憧憬。

高沙的繁华热闹和物阜民丰在家乡的

田野阡陌上早就生根发芽。逢年过节、嫁女

娶媳妇需要购置一些大宗物品，乡亲们都

会去百里之外的高沙采办，“走高沙”由此

得来。高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梦幻

般 的 神 奇 色 彩 ，且 日 夜 魂 牵 梦 萦 ，心 向 往

之。

待到长成，才知道高沙只是邵阳市洞

口县的一个镇。它在秦汉时代即有集市，至

唐代已成为湘西南的重要商埠，建街兴市

已有 1300 余年历史，以地方富庶、商业繁

荣、文化昌盛和教育发达而享有“小南京”

的美称。

也许，最近的风景往往最容易被忽略。

虽无数次路过这座魅力古镇，却从未停留，

亦未带走半片云彩。

蓼水脉脉，一眼万年。缱绻的雨，下了

一个春天。千年的盟约，也落满绵软的泪。

漫天的雨幕，涟漪了我的记忆。五月的雨帘

牵引着我，高沙，我来了！

苍翠的香樟树上，泛着晶莹剔透的水

珠。飘落的雨花在车窗上点滴滑落，那曲折

的纹痕让人恍惚有时空倒流之感。

高沙镇北一公里处，一座青砖碧瓦、飞

檐翘角的古宗祠静默在田畴中央，恰似一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青山绿水间。这就是

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八支祠。

它是一座集古宗祠建筑群、革命纪念旧址

设施群和地方文史收集展示机构于一体的

大型民间文史博物馆，虽历经沧桑却岿然

幸存。

此时，一道彩虹穿越苍穹撞入我的眼

帘 ，风 停 雨 歇 。斑 驳 与 繁 华 的 光 影 轻 舞 流

转，心早已遗落在旧梦尘埃里。

八支祠内，曾国藩和曾氏族人正觥筹

交错，把酒问桑麻，相谈甚欢悦。酒微醺，人

未 醉 ，欣 然 题 书 匾 联 各 一 。匾 曰 ：“派 衍 资

江”，联曰：“资水如带，凤岭如屏，四面尽环

淑 气 ；孝 子 在 周 ，忠 臣 在 汉 ，千 秋 无 愧 宗

风。”

青砖墁地，苔藓苍苍。白鹭来集，清风

入怀。孔子高足曾子，一身儒雅，端坐宗圣

阁，奋笔著述《大学》与《孝经》。孝德思想、

曾子遗风在山山水水间盘绕、浸润。

朦朦月下云峰塔，悠悠河上回澜桥。蓼

水河东岸的云峰塔，与高沙古镇隔江默默

相望。雨后的塔少了往日的雄伟壮丽，更添

几分清秀俊逸。“万道银波寒射塔，宛如金

剑吐珠光。”塔身的山水、花鸟等彩绘在阳

光的辉映下，有种呼之欲出的错觉。塔上檐

角起翘，系挂串串铜铃，风吹铃响，清音远

扬。塔畔潭深水碧，江流到此，触石翻腾，塔

侧古庙的钟声在反复歌吟着古镇的繁华。

倒 掉 的 雷 峰 塔 是 否 随 江 河 水 漂 流 至

此？回澜桥上的油纸伞是否在诉说着新街

雨 巷 的 爱 情 故 事 ？桥 上 车 水 马 龙 ，人 声 鼎

沸。桥下的姜太公，悠然自得，无饵的钓竿

沉沉浮浮，钓日出，钓月落；钓久逝的回忆，

钓老去的岁月。读水的情侣十指相扣，观潮

涨 潮 落 ，看 云 破 天 开 ，似 水 情 愫 如 蓼 水 绵

延。

老街在一帘雨幕中悄然醒来，屋檐上

的雨滴像一串串珍珠般，泛着斑斓色彩。踏

在被岁月蹉跎的青石板上，阳光铺洒，幽长

的古巷，透着柔软的心思。

我行走在十八毛弯的脉络里。这普普

通通的小路，柔软，潮湿，却充满着巨大的

神秘和诱惑。小路左一拐，右一弯，没有熟

人领路，你再怎么折腾，就是走不出小路的

掌心。

十八毛弯，窄窄弯弯，蜿蜒着穿过古老

的屋宇，像一条沧桑的缝隙。我沿着它，见

证那曾经喧嚣的痕迹，一种别有的惬意、悠

闲、踏实的感觉油然心生。

斑驳的门前，有娇羞的心情掩面而至。

房子一间连着一间，古旧的门楣兀自诉说

心思，青色的墙砖涂满儿时的淘气。透过窗

格朝里望，老式的家具，发出暗沉光泽。菜

板上的剁剁声，炒菜的嗤嗤声，阵阵飘来的

棕 香 ，随 着 呼 吸 进 入 我 的 身 体 ，充 满 了 温

馨。

徘徊于深巷、幽弄间，转个身又是另一

番风味了。在初出红日的映照下，吊脚楼是

那么的安静。雕栏上斑驳的痕迹细数着这

座古镇的沧桑，悠悠的琴曲飘荡在水墨里。

阵阵微风拂过，窗口的风车，好像诉说着在

此生息的代代先人的故事。

糯米甜酒像一个精灵般在街角一隅轻

歌曼舞。虽无半点疲累，我的目光却被她牵

绊，静静地坐下，观她，赏她，品她。她慢慢

地和我的舌尖缠绵，缓缓地入喉，轻柔地渗

入我的五脏六腑，温暖了我每寸肌肤。每个

毛孔都透出甜蜜，一种滑而不腻、恰到好处

的浓情裹住了整个身心。

高沙古镇的一草一木和独特悠远的文

化习俗，就像一根风筝线，牵引着离开的人

找到回家的路；让从未来过高沙的人，醉里

梦里都在“走高沙”，无论他身在海角还是

天涯。

新人推介：林丽英，女，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湖南

师大外语系。热爱文学，作

品散见于各大文学刊物。

走高沙

谭谈

我家门前栽了四棵树。有金桂、银桂、枣子和柚

子树。这是我暮年里最亲密的伙伴。

每次一推开门，四棵绿茵茵的树便闯入我的眼

帘，给我的生命注入勃勃生机。得闲时，我总爱坐到

树下，养神，瞎想。

今年的天气怪异，过了国庆，仍然酷热。忽一日，

气温断崖似地跳水，一降达二十摄氏度。从三十六七

摄氏度，降到十六七摄氏度。又多日不下雨。本该八

月桂花香，今天变成了九月桂花香了。

这一日，我又坐到了那棵金桂树下。晒着暖暖的

阳光，闻着浓郁的桂花香，又忍不住瞎想起来。

年纪一年一年大了。眼看八十岁就到了眼前。身

体这台机器，使用了七八十年，许多部件磨损得厉害

了。前两年刚把牙齿“武装”了一下，种植了四五颗

牙，使自己又能吃炒蚕豆、啃骨头，找回了年轻时的

感觉。体检时，大夫又提醒我，眼睛里的白内障，该处

理了。于是又打算来整治眼睛。几个月前，我正和几

个老友玩扑克，接到一位正在医院老年病科住院的

邻居的电话：“你不是想把糖尿病调理一下吗？我这

间病房今天正好有人出院，我和医生讲好了，你快

来。”“我正在外面和朋友玩牌，什么都没带。”“身份

证在身上吗？有身份证就行。”就这样，我和邻居变成

了同室病友。

调理好糖尿病后，本想把眼睛里的白内障也做

了。主治大夫给我推荐了眼科的大夫，并亲自帮我用

手机挂了这位大夫的号，我也去眼科找这位大夫看

了，并确定了转科做进一步检查的时间。这时候，一

个电话打来，说是我去云南大理的飞机票已订妥，时

间就在三天后。因是特惠价，不好改签。于是，我只好

出院，待到秋天，天气凉快些后再来做这个手术了。

前几天，我的一位刚到医院做过白内障手术的

朋友对我说，他手术后视力从 0.5 恢复到 1.5 了。我的

心又动了，忙向他打听：是哪位大夫这么神奇？他告

诉我：是贾松柏教授。于是，我在朋友的指导下，学会

了用手机挂号，顺利地挂上了贾教授的号。如今这时

代，手机成了附身的神器。似乎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问

题，它都能帮你解决。这一天，朋友陪同我走进了医

院五官科大楼。眼科设在二楼。看病前要测视力、眼

压，候诊大厅里，人山人海。每一处都要排长队。我去

测眼压，朋友就在测视力处为我排队。这世界上哪有

这么多人有眼病呀！

贾教授看过后，开出单子，又要做几个检查。折

腾了整整一个上午，还差一项没有检查完，号子排到

下午第 14 号。医院下午两点半才上班。而这一天，贾

教授只看上午的门诊。热心的朋友与贾教授联系，告

诉我，要么，到两天后的星期五再找他看，要么，下午

让童教授看。我决定还是等到星期五再来。正准备回

家，又接到朋友的电话，说她已与贾教授联系上了，

要我下午 4 点 35 分左右，到 12 楼的住院部找贾教授，

他那时会在那里。于是我便来到 12 楼。终于等到 4 点

35 分了，贾教授还没有来。又过十多分钟，听到有人

在说：谭谈呢？谭谈来了没有？贾教授终于来了。我连

忙走过去，跟随贾教授来到一间诊室。教授说，看到

你快八十岁了，真不忍心要你再来一次。他看过后，

立即吩咐他的助手，为我办理住院手续。

手术的那天，非常的人性化。是按病人年龄大小

安排秩序的。我的前面，有 92 岁的，88 岁的，81 岁的，

我是第四位。手术前，教授就向我介绍：各种晶片的

价位，少则几百元的，最高的是 24000 元的。此前，做

过白内障手术的朋友告诉我，晶片要用好一点的。

“你呢？用的是什么价位的？”“我用的是 11000 元的。”

我当时就在心里决定，也用 11000 的。教授问我：“还

写东西吗？还开车吗？”我答：“写写小东西，开开短途

车。”教授说，24000 元的晶片，近、中、远，都看得清，

不用戴眼镜。如用 11000 元的，看近的，还要戴眼镜。

我犹豫一会，说，那就用最贵的。“上 24000 的？”“行！”

手术很顺利，上午 11 点，就完成了。在病房休息

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异常情况，医生看了看后，就让

我回家了，次日去办出院手续。预付了 31000 元。我心

里想，只要效果好，花 3 万元钱买一只眼，也值！

次日女婿陪我到医院办出院手续，账单上显示，

个人支付费用仅为 66 元。当时我不信。到下午，我的

手机上收到两条短信，前天付出的 31000 元，退回了

30934 元。本人真的只付了 66 元。复查时，我告诉教

授，教授瞪大眼睛望着我：“是吗？不管用什么价位的

晶片，医保一般只能报销八百元。你……”我也真闹

不清，为什么医保报销了这么多。我心里想，是不是

那一年，自己被评为湖南省首批优秀专家，当时，全

省各系统，各专业，共推出 19 人，被评为优秀专家。或

者是因为上世纪 90 年代初，自己是我省首批获得国

务院特殊津贴者……总之，闹不清。

坐在树下，晒着太阳，闻着花香，在手机上写下

这篇治眼记，感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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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
何念祖

盛夏夜晚的八点

听说会出现流星

城市里的公园

处处都是跃动的人影

随着夜幕降临

大家都期待着 能实现愿望的流星

我躺在茵茵的绿草地

仰望繁星点点

突然一声惊呼

吓得夜空瑟瑟发抖

流星拖曳着绚丽的尾烟

划破了天际

如若文明的火种，也似梦幻的精灵

飘向令人向往的梦境

人们纷纷合十双手

许下自己美好的愿望

寂然 欢喜

我却不禁感到一丝惶恐——

我愿深深扎根地底

也不愿成为这漂泊于梦幻的流星

摘罢园椒
杨英

上车前

你眼里的光轻唤

让我愿意为此逗留

深秋

最瘦的小辣椒

喊着亲切的乳名

淡辣 微苦

远逝的 瞬间到了

快罢园了

午后斜照的阳光

让内心有种种吐不出的暖

我们都晒着弓着的背

谁也没说话

摘着微妙的感叹

成人成家的滋味

汉诗新韵

从富厚堂到柳庄
袁送荣

堂谋鼎业庄生梦

富厚堂到柳庄，道阻且长。曾国藩到左

宗棠，道不远人。

富厚堂是堂的“名堂”。堂内是曾氏修身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的 学 堂 ，讲 堂 ，明 堂 ，“ 教

堂”。正厅高悬“肃雍和鸣”“勋高柱石”“八本

家训”。门口挂侯爵门牌，门前有学宫泮池，

门外展连绵荷香。左右矗立三座藏书楼，曾

国藩的“公记”，曾纪泽的“朴记”，曾纪鸿的

“芳记”，父子各有其属，三“记”排列，“记记”

有玄机。宅在山水田园里，堂处江湖风云中。

柳庄是庄的典范。走过牌楼，缓步进去，

便如《桃花源记》：“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庄前清荷百亩，左

右分列农耕园、农茶园，庄内谷仓、杂屋、孔

子堂、朴存阁一应俱全。左宗棠在此圈养自

己，涵养心愿。

富厚堂是曾国藩追求清芬世守，厚德日

新的堂。它不是曾国藩的第一故居，但是他

“成事”后的第一堂。此堂滴落在荷叶塘的

“荷叶”间，把一部中国近代史演绎得风云变

幻气象万千。室内尚读督读，室外崇耕力耕。

宅子深处书香氤氲，画栋表面“富厚如之”。

柳庄是左宗棠追求返璞归真，耕读传家

的庄。它也非左宗棠第一故居，但是促使他

“懂事”的第一庄。柳庄闭关于湘阴偏隅，四

周山包环抱，散发着落魄书生真假难辨的归

隐态势和求索态度。尽管晴耕雨读是真，把

酒话桑麻是真，但静等花开、蓄势待发的内

性在左公的诗酒农具中原形毕露。十四年的

劳作、读书、授业时光，不是耽误青春，也非

愤世嫉俗，而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七次量衣

一次裁，是等天时，待地利，盼人和。偌大一

个庄子，竟是他的秣马之所，厉兵之台。

富厚堂是曾公卫道事业腾达之鉴，传承

成功密码之处。他梦想在这里编织廉服人

心，远权避祸，重礼慎法的育化网格，也营造

君子为学，明道经世，宁静致远，淡看得失，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教良好的曾学正脉。

柳庄是左公致仕启蒙之所，厚植基础之

地。既打造春天柳绿桃红，夏天稻菽疯长，秋

天硕果满枝，冬天阁暖书香的“参差杨柳，丰

阜农庄”，也建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心

灵治所。

富厚堂非曾公亲建，委托九弟国荃和儿

子纪泽建造，是他心中的世族“集散地”，耕

读文化园，乡间图书馆，家教示范区。有子

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

泽。

柳庄是左公亲手置办的农庄，是他心中

的“新村”示范点，小型农业综合体。种稻子，

植果树，养大鱼，栽竹柳，开茶山。

富厚堂是地道的同治年间的老房子，虽

两百年过去，身上老年斑遍布，但依旧焕发

青春，很多曾氏用过的老物件还在支撑门

面，曾家人代际相传，热了屋子，暖了心房，

也火了故事。

柳庄给我的感觉就没有那种强烈的历

史厚重感和时空转换感，老的东西不多了，

大多是后来重建的，比如，环湖长廊，“左公

家宴”，农耕园，庄屋大院，左公祠，柳庄古戏

台，百年老茶坊。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建

筑，这么宽的门楣，“复”的不少，“新”的挺

多。唯有老匾“克家不私”，是此庄残存的真

迹，镇庄之宝，也是左公不老的真心。

穿行偌大庭院，我极尽心神去捕捉左宗

棠当年闭门抱朴求索，开门大话农桑的意

境，现实却无法与书中所读之人事吻合匹

配。没有那些老家伙什儿，没有那些真心真

迹真像，任何后天还原复古的东西，都无法

点破历史点亮未来。我不禁担心眼前有点赝

的庄，恰如这个季节，昨天还炙热难耐，今天

却寒冷萧索。左已早左，物人两非。他的躬身

陇亩，他的读书传道，他的戎幕坐啸，他的驰

骋疆场，他的“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

生，不能瞑目”，还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人群所

切心关注的吗？

梦中说梦，言语道断。暂住十四年后，左

公赴任国事，如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

烟色沉迷，空藏风光月霁。

曾公樟香左公柳

富厚堂左右和后山基本上是巨型香樟，

遮天蔽日，如大翼擎天，直插云霄。奇香馥郁

弥漫，灌满整个门第。最大的一株六人合抱

难至，树高近二十米，树冠宽达百余平方米，

挺立在鳌鱼山间鸟鹤亭下，数着朝夕晨昏，

抚动富厚清芬，装点春夏秋冬。因为有樟，宅

子从来不曾朽迈，两百年来，它总是在盛衰

的博弈中，站成无人理喻的寂寞与孤单，独

自支撑起曾氏惯有的清高雅净。

曾公爱樟。因为香樟好看，冠大荫浓，树

姿雄伟，又能驱虫消瘴，还能强心镇魂。对曾

国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的个性情态来说，

樟是有用之“材”。读书赶考，行军打仗，远足

会友，母亲或妻子都会在他的箱子包裹里放

上几枚樟脑丸子，用它清除被窝和衣服里的

臭虫、虱子。他的门庭，他的身上，乃至他的

魂灵，都有着浓烈的无法抹去的樟香。

左 公 爱 柳 。我 刻 意 流 连 庄 屋 的 前 后 左

右，看到底有多少垂柳，是当年左公亲手植

下的依依妖妖之古柳。遗憾的是，除了院子

里年岁不大的几株新柳外，就只有大门上拓

印雕凿出来的左公手笔“柳庄”这一金字招

牌了。心中古朴厚重，风骨嶙峋的左柳，并没

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我便只能读着几句诗

来满足痴情向往：“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

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

关。”

柳庄的柳，是左公的心柳。越千山，到天

山，跟到西北，根系西北，成了万世可表、爱

国为民的左公柳。

当年左公率领湘军到西北大漠收边屯

边戍边，动员军民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

近城道旁遍栽柳树，名曰道柳。自古河西种

树最为难，可在左公倡导督促下，泾州以西，

竟然形成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

奇观。人不提左公则已，一提及他，必谈“左

爱国”和“左公柳”。

“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

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公

所植。”此谕之重点不在树而在人，是告知军

民，要保护千古之柳，更要传承左公精神。

站在柳庄庭院里，我的神思飞驰西北，

如今的边疆早已绿洲满目，草木葱茏，但剩

余不多的左公柳，继续招引着风尚，指点着

江山。这些戈壁“老铁”，表皮皴裂，纹路纵

横，而枝端一律新枝翠绿，密浓如发，披拂若

裾，绽出恬静平和的微笑。

古往今来，于战火纷飞中不忘栽柳，于

排兵布阵中不忘军垦，为湖南左宗棠和王震

是也。

樟不服水土，难至戈壁沙滩，再树大根

深，也只是一己之利。柳却一往情深，下天

山，守江山，系千秋家园，为万民造福，成为

巩固边防，德泽边疆的“菩提”，这一点，曾公

应对左公心服口服，也是曾左口碑有别的最

好佐证。

从富厚堂到柳庄，从曾公樟到左公柳，

非距离有远近，乃格局有高低。曾公曰：“国

幸有左宗棠。”左公叹：“自愧不如元辅。”我

说：“曾左若金，无负平生。”

富厚堂。

柳庄。


